
12版
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

责编 程建华 E—mail:158050557@qq.com月光城

周末回老家住了一晚，居然做了
个梦，梦见自己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庄
的田野里奔跑、呐喊、逮蜂子、抓蝴
蝶，那兴奋的尽情的叫喊声，把天上
的云都惊散了。玩着玩着，不知怎
么，小伙伴们忽作鸟兽散，我怅然得
像一跤跌进深渊，一下就醒了。我茫
然睁开眼睛，房间一片漆黑，赶紧闭
上眼睛，却再也回不到梦里。

我在县城工作，平时常回老家看
望母亲，母亲已八十五岁高龄。父亲去
世近十年，母亲一直独自在乡下生活。
时光流逝，母亲越来越苍老了。在老家
的大多数时间只是陪母亲坐坐，说说
话，问问母亲身体生活上一些情况。

老家在一个叫毛坝的村庄，这是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虽小，却在
我的人生履历上戳上了深深的印记。

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是这个村
庄长出来的一只蚂蚱，很小，我就在
以村庄为中心的方圆几里的土地上
蹦来蹦去。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每家每户，这里每一个小山坡、每一
条小河沟都让我感到亲切，我能从空
气中嗅出与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味道。

我是一棵平常的树，这里的土壤
中有我深深扎下的根。

少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植
树。那时植树不像现在主要为了绿
化美化，而是注重实用，指望种下去
的树能够长大成材，好制作家具农
具。姐姐当年陪嫁用的两个大木箱
子，就是父亲砍伐自家的树请来木匠
师傅加工而成。

记忆中，那时候苦楝树特别多，
这种树生长缓慢且树形很不规则，果
实多却不能食用，我一直对它没有好
感。如今苦楝树在老家几乎绝迹。
不过，苦楝树繁殖能力强，果实从树
上落下来，第二年春天便会在阴冷潮
湿地带生出小苗，而后不屈不挠地长
大。其顽强生命力又让我对苦楝树
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

我 18 岁高中毕业后，去四百公

里之外的城市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
远离家乡。在此之前，虽然有过高中
三年寄宿经历，但离家也就十多公
里。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大学四
年，每次开学，离开家乡我都依依不
舍，假期回家都是归心似箭。大学毕
业时，很多同学在选择分配去向上举
棋不定，而我和另外三个同样恋家的
老乡校友不假思索地打道回府，回到
老家县城工作。

一个人心目中的老家一定与其
本人的出生、成长密切相关，范围越
小，老家的感觉就会越具体、越真切，
而最小的落脚点无疑便是赖以遮风
挡雨的房子了。

我出生后，老家的房子经过了两

次改建，由当初破旧的砖瓦房到现在
的小楼房。如今，砖瓦房早被拆除，
我时常回忆起在老房子里生活的那
段艰苦岁月，那时条件的确很艰苦，
但苦中也有乐，饥饿而知柴米贵，寒
冷之中更能感受温暖。老房子里充
满家的温馨和浓浓亲情。

老屋被拆除的地方，母亲后来种
起了菜园。我回到老家，常能吃到母
亲亲手种植的蔬菜，这胜过我品尝过
的其他任何美味。

偶尔我会到村头村尾转转。村
南头小山坡是我小学读书的地方，学
校房屋还留下一些残垣断壁，操场上
长满杂草。村东头原先有一所我就
读过的初中，现已被其他建筑物所代

替，看不见任何旧迹。白云苍狗，沧海
桑田，时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切。
然而，尽管岁月不居，人事已非，但我
的小学、初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件件
往事，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次，我走出村庄，沿着一条
水泥路，朝着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方
向前行。走了一千多米，水泥路拐向
另外的方向，而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
泥土路消失在一片树林和草丛之中。

尽管我在县城工作，离老家很
近，也常回老家，但毕竟生活在与老
家不同的环境中，时间长了，与老家
多少有了些隔阂。多少年来，比我长
一辈的人有不少已经辞世，和我平辈
的人一个个陆续步入老年。每次和
乡亲们见面，彼此都热情地打招呼，
但客套几句后就没什么话了。尤其
是年少时经常在一起嬉闹玩耍的小
伙伴，曾几何时，我们懵懂、单纯，亲
密无间，相处如兄弟手足。长大后各
自走散，他们之中，多数人一直在外
打拼，留在老家的也都长年累月各忙
各的，我们之间几乎失去联系，有的
已二三十年没见过面。

随着年岁增长，我越发怀念他
们，怀念远去的曾经。怪不得我在老
家会做这样的梦。

村庄的梦
李朝阳

秋闲 孙世华 摄

印章乃取信之物，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代表之一。太平天国印章与历
朝一样，有官印和私印之分，尤其官
印，存世极少，弥足珍贵。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际，太平军
为防止物品落入清军之手，曾大量掩
埋兵器，焚烧书籍、公文等，官印更是
在集中销毁之列。由于战事吃紧，物
件难免有所遗漏，或有人不甘于此，
偷偷藏匿，亦或由脱险者悄悄带走。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木印，
即是当年被隐匿在墙壁夹缝间。也
正是如此，才使一些太平天国文物得
以幸存下来。

我家藏有一木印，端庄大气，制作
精湛。木质，长方形，长 9.9cm，宽
5.1cm，高3.6cm，印文为：“太平天国左
*郡**营后营前旅帅”（中间有几字无
法辨识），扁宋字体，阳刻，印文居中，
外加实线边框，框外四周饰纹，两侧刻
有双龙，栩栩如生，上方绘法轮纹，下
方以江牙海水修饰，寓意吉祥美好。

这枚木印，究竟是否为太平天国
官印呢？据《贼情汇纂》载：“举事金
田，凡紫荆山附近藏匿党羽，皆出归
附，于是群贼大会，置伪官，制伪印，立
军制。”太平天国官印是太平天国政权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
方，从王、侯、丞相至卒长、两司马等各
级官员，都有象征权柄符信的官印。

太平天国官印镌颁于金田起义，
1853 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并建都，由

于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官员人数大幅
上升，对官印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
于是在天京设立专门机构“镌刻衙”，
按照不同职位等级，分别打造大小不
一的官印。当时的镌刻衙达一千余
人，既有大量管理人员，更有众多雕
刻人员。

太平天国官印除文字内容的差
异之外，还有材质上的区别，分为
金、银、铜、木等材料。金印仅天
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
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五人
才能够拥有，这是权位的象征，后
期有所放宽，但也只针对极个别
人。而中低层官员比例较大，大多
使用木质官印。木印取材方便，易
于携带，不会与当时武器、钱币的
制造产生用料上的冲突。

《金陵省难纪略》载：“东贼用金……
西、北、南印俱用金铸；翼以银，宽长递
减；佐天侯亦银印，天官正丞相银印，余
皆铜，再下如总制等则用木。”又据

《贼情汇纂》载：“然各木印至今并未
刻纽。”从遗存木印来看，也的确印证
此说，上方皆平，且无纽。

昔日的金银官印迄今尚未被发
现，唯木印偶有出现。太平天国官
印，无论印文还是纹饰，都带有鲜明
的阶级色彩。首先，摒弃清朝满汉两
种文字并列的制度，普遍使用传统的
宋体汉字。其次，大多镌刻自己的国
名和职衔，不标使用人的姓名。第
三，注重边饰纹样，以绘龙、凤为主，
这是太平天国官印的一大特色。

太平天国官印不刻姓名是有一
定道理的，一是沿袭历代惯常之做
法，二是避免人员频繁调整而带来的
印章弃用。或许有人会问，太平天国
印章中怎么也出现过人名呢？诚然，
的确曾刻有人名，但这几乎是在太平
天国后期，一些高官以及被授爵位的
人往往把自己的姓名刻上。爵位是
特定的，也是可世袭的，而官位则不
同，随时可以罢免或调整。

研究官印，不能不说官制。太平
天国官制较为繁杂，一度混乱不堪，
就连当时的清政府对这一制度都搞
不明白，甚至感到非常头疼。洪秀全
称天王后，立四军师，封五军主将，后
增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级。定都

天京后，复增侯爵，形成王、侯、丞相、
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
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十三等官阶
制度。太平天国绝大部分官员是有
印的，而一些位卑正职官和低级杂职
官则无印信。官印的用途较广，涉及
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内对外都
能产生效力。当然了，官印不可乱用，
往往是与官执照（凭据）同时使用的。

家中所藏木印，旧痕明显，陈泥可
见，保存基本完好，唯顶部刻一楷体

“正”字，疑为后人试刀所致，不过这并
未影响印面及整体状况。印文结体扁
平，笔画横细竖粗，线条干净挺拔，纹
饰占比较大，构图简洁明快，蕴含精神
寄托，整体风格与太平天国官印相一
致，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且夹杂些许
之匠气。同时与南京、温州、海宁、绩
溪等地发现的实物相比，也很吻合，显
然这是一枚官印，毕竟镌有官阶，民间
是断不敢随意而为的。尽管印文尚不
能全部识别，但至少可知为某旅帅官
印。旅帅的职位不算高，好歹也是一
位掌管事务之要人，大印一钤，即是权
力的有效实施。此印为谁所用，在何
地使用，有待进一步详考。

文物，历史的缩影。一件有意义
的藏品，需要一个好的归宿，这样更
能彰显其自身价值，故欲捐赠此印。
不久，您将会在安庆任家坡太平天国
英王府见到这枚木质官印，同时也希
望专家学者予以识读、赏鉴。

太平天国木印考
胡 铭


